
爷爷家有一只景德镇青花
瓷大碗，造型简朴，白底蓝花，
甚为素雅。白色为底，洁净而不
耀目，透着如玉般的温润和几
丝厚重，而寥寥的蓝花轻盈灵
动，清清浅浅几笔，勾勒得极具
韵致。

平时，这只碗被几层古朴
的棉布包裹着，安安静静地置
放于橱子最上层的一隅。在几
个特殊的日子里，这只碗才会
被爷爷奶奶一起小心翼翼地
捧出，细细擦拭后，盛上最精
美的那道菜，放在桌子中间，
由其他的盘或碟众星捧月般
围着。这些特殊的日子有二老
的生日、春节、七夕、中秋。而
春节期间，它又是从小年开
始，就出现在桌子上的。因此，
小时候的我总以为，看见了这
个碗，就可以准备过节了，而
这个碗就是过节时盛最好吃的

那道菜的器皿。
那年，奶奶因心脏病住院，

年迈的爷爷独自颤颤巍巍捧出
了那只碗，用那双布满青筋的
双手，一层层剥开棉布，用洁白
的纱布，一遍遍擦拭干净，送到
医院去了。好在医院离家并不
远，爷爷坚持照顾奶奶的一日
三餐，次次不落。他精心安排了
食谱，每每做好后，送到奶奶的
病房，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盛在
青花瓷大碗里，用筷子挑去奶
奶不喜欢的花椒和姜丝，用瘪
瘪的嘴微微吹两下，再喂给奶
奶吃。整个过程几近没有语言，
可他的目光中满是轻柔，而奶
奶的目光中满是笑意。爸爸曾
经嫌那个碗太沉太大，而且容
易磕碰，不如塑料饭盒方便，规
劝爷爷几次，而爷爷无声地抗
拒着爸爸的好意，执意捧着那
个碗在粗糙的手里，像捧着一

个宝贝一般，仿佛那个碗盛的
饭菜要比其他器皿盛的饭菜更
美味香甜。

奶奶出院之后，爷爷又用
他那双满是茧花的老手，将那
个“功臣”细细擦拭干净，小心
翼翼地用几层老布包裹好，重
新放在橱子最上层那安静的一
隅。爷爷做完这一切，缓缓地对
我说，那是他和奶奶年轻时一
起买的碗，家里最艰难的时候，
一家人就用这一个碗盛饭盛
菜。当年，奶奶曾被打成右派，
从南京邮电学院退学，而爷爷
受到牵连，被迫从部队离职，回
到济南，住在简陋的平房里，艰
难度日……爷爷的语气很平
缓，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而我
却仿佛从青花瓷碗幽幽的润色
光泽里，从爷爷粗糙双手暴起
的青筋上，从奶奶花白的发际
间，看到了他们一起走过的蹉

跎岁月，体味着他们曾经的荣
光与苦痛。

有一年春节，有一个爷爷
曾经的学生来拜访，他在餐桌
上看到那个盛菜的碗，眼里闪
过惊喜：“呀，这么好的碗，怎么
就用来盛菜了呢？应该摆在那
里！”他顺手指着指客厅的博
古架。他说这话时，爷爷奶奶
都没有做声，他们只是对望了
一眼，双眸中还是那种恬然和
沉静。或许只有爷爷奶奶才知
道，那只碗，是这六十年风风
雨雨中的那道不变的阳光，是
患难真情，是忠贞不渝，是相濡
以沫。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一些
事，一些物件，是那从不消失的
阳光，陪伴你走过峥嵘岁月，温
暖你的心田，温润你的双眸，正
如爷爷奶奶及他们家那只青花
瓷大碗。

乞借春阴护海棠
【名人印记】

□李建设

一只碗的故事【历下亭】

□王舒扬

阳春三月，风吹草萌，柳绿
花红。珍珠泉内一株虬枝苍劲
的海棠花开得正艳，洁白如云，
风吹落雪，一派花团锦簇的繁
荣景象。

海棠本不是济南的物产，
而是以蜀都为盛，唐诗人沈立
更在《海棠百韵》中说：岷蜀地
千里，海棠花独妍。然而千里迢
迢，它却因南丰先生曾巩与济
南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巩任齐
州太守期间，从江南移植来一
株海棠，种在了官署门前，就是
现在珍珠泉内的那株宋海棠。
当时纤纤一枝，现在已是郁郁
葱葱繁如华盖。

曾巩如此喜爱海棠，我以
为他一定写过不少关于海棠的
文章，然而查遍了手头的资料，
也没有找到一首。与他同时代
的陆游倒是写了很多，略一数，
竟有二十篇之多。陆游对海棠
无景无事不入诗，往往随感随
发，初春探花赏游自不必说，

“千缕未摇官柳绿，一梢初放海

棠红”；就是春寒连日不出门也
禁不住对海棠想象一番，“海棠
花入燕泥干，梅子枝头已带
酸”；即使花期已过无花可看也
只是自怨自艾，对海棠却是无
限怜惜，“惆怅过江迟一夕，晓
风吹尽海棠花”……陆游对海
棠各个状态下的姿容可谓是做
了全方位立体的描摹，但这似
乎还不尽兴，正所谓“独乐乐不
若众乐乐”，他又饶有兴趣地教
起了自己总结的赏花之道：“月
下看荼蘼，烛下看海棠。此是看
花法，不可轻传扬。”这是为什
么呢？他接着解释，“荼蘼暗处
看，纷纷满架雪。海棠明处看，
滴滴万点血”！陆游丝毫不掩饰
自己对海棠的喜爱，直赞其为

“人间奇草木”、“一枝气可压千
林”。

而像陆游一样颇得赏海棠
花之妙趣的不乏其人，苏东坡
对月赏花，耳听着风吹花枝的
摇曳乱颤，鼻嗅着花蕾初绽的
芬芳香气，不知不觉已是深夜，

依然不倦，怕花儿睡去，燃起了
蜡烛照着花儿继续欣赏！诗曰：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霏霏月
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
烛照红妆。也是宋代的一位陈
与义，他的赏花心得则是“不要
人随只独行”，在“乍暖柳条无
气力，淡晴花影不分明”时赏花
最好。唐诗人郑谷则认为刚下
过雨后赏花最妙，欲开之时最
娇，“秾丽最宜新著雨，娇娆全
在欲开时”。

然而，海棠虽美，终有“无
可奈何花落去”的那一天，“朝
时开尚少，暮看繁已多（欧阳
修）”，“今昔不来花下饮，明朝
空向枝头觅（刘克庄）”，早晨还
看似繁花似锦，傍晚便风吹满
空廊。所以，爱花也成了惜春
人，因为“海棠已过不成春”，意
味着春光将逝。特别是在春意
阑珊之时，在雨疏风骤之中，最
揪爱花人心。于是李清照酒醒
之后急切地询问海棠花怎么样
了，丫环告诉她海棠依旧，她不

信，亲自去看时，“却是绿肥红
瘦”，花已多半凋零，只剩下绿
叶。

海棠之名，《说文解字》中
说，牡为棠，牝为杜，草木有牡
者，谓不实者也，也就是只开花
不结果。而且海棠有色而无香，
被宋人刘渊材视为平生“五大
憾事”之一。然而从“棠”字的结
构来看，上尚下木，意谓木中尚
品，《诗经·甘棠》中就把它比作
周宣王的贤臣召伯所歌颂，诗
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茇……”意思是说，幼小的海
棠树呀，请不要修剪砍伐它，召
伯曾在树底下住过宿。

如此说来，德艺双馨的
南 丰 先 生 在 官署门 前 植 海
棠，便是要向贤臣召伯看齐
了！怪不得他那么喜欢海棠。

“为爱名花抵死狂，只恐风日
损红芳。露章夜奏通明殿，乞
借春阴护海棠。”我只有祝愿
这株海棠永远枝繁叶茂、高
洁得彰了！

乐乐是个三花猫，脸和肚皮
下面的毛洁白无瑕，尾巴则是黑
黄两种颜色组成。背上的颜色格
外好看，黄毛像一朵朵盛开的花
朵，黑毛像一个大乌龟趴在猫背
上。它有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小
嘴甜甜的，见了谁都喵喵地打招
呼，如果客人坐到沙发上，它就不
客气地跳到人家腿上让抱着。都
说猫胆小怕生人，可乐乐真是另
类。

乐乐生第一窝小猫时，正赶
上星期天我歇班。我给它准备了
一个大纸盒子，里边铺上了小孩
子的棉袄和卫生纸，它早饭也没
有吃，跳进去又跳出来，老是跟着
我喵喵地叫，从眼神中可以看出
有些害怕。我只好拿了个凳子坐
下，它这才跳进窝里，安静下来。
我当起猫大夫轻轻地为乐乐捋肚
子，它也不断地配合，和人一样使
劲生。好不容易生下第一个宝宝，
它也不知道咬断脐带，我只好拿
剪子绞断了。后来越生越顺利了，
并自己用牙咬断脐带，随时把衣
包吃掉，虽然很疲惫不堪，可看出
它是那么开心，有节奏地打着呼
噜，不断舔着小猫身上的黏液。我
把小宝宝放到乐乐的肚子旁边，
这些小家伙闭着眼睛，摇摆着头
在找奶吃。

第一次当妈妈就生了三个孩
子，乐乐饭量也大了，鱼杂煮馒头
再放上点油盐是它最爱吃的饭，
菜汤泡米饭也不嫌弃。宝宝长得
很快，七天后便睁眼了。二十天后
就开始打打闹闹，你咬我我咬你，
在妈妈身上爬上爬下。一见到妈
妈就喵喵地叫个不停，乐乐刚一
躺下，它们就争着吃奶，不一会小
肚子鼓鼓的，闭着眼睛睡着了。乐
乐舔舔这个的毛，又舔舔那个的
屁股，尿呀屎啊都舔着吃了，才肯
休息。猫窝里安静下来，散发出一
阵阵甜甜的奶腥味儿。天下所有
的母亲都不嫌弃自己的孩子脏，
一把尿一把屎地把孩子拉扯大，
可乐乐又做到了“子屎不臭”。

四十天以后，乐乐的孩子一
个个送人了，乐乐伤心地以泪洗
面。这屋找了那屋找，喵喵地直
叫，那声音仿佛是在哭喊着，有时
抬起头来，眼睛盯着我，仿佛在
问：“我的孩子哪去了？”这时候全
家人的心情都很难过。唉，没办
法，总不能都养着吧。

刚抱来乐乐时，是为了让刚
上小学的孩子学会观察、有爱心，
会写作文。乐乐的趣事很多，刚刚
离开妈妈也是又哭又闹，像小孩
一样常常让人抱着，睡觉时要挑
人搂着，头枕着胳膊，小耳朵一动
一动十分可爱。它吃东西也很挑
剔，一口一口嚼着喂，味道香就多
吃，不对口的就不想吃。长大后，
有一次一连几天没吃鱼了，菜汤
泡馒头吃烦了，看一看，闻一闻便
走。抬头看着大人的脸，要好饭
吃。我对孩子她爸说：“你看乐乐
这个可怜样快馋死了，下班给它
捎点小鱼来吃吧。”可由于工作
忙，他忘了这回事。一进家门乐乐
一看什么也没有，气急了，咬着他
的裤腿往外拽，我和孩子开始不
明白，后来笑个不停。孩子爸爸只
得出去买回小鱼来，煮了煮，再放
上点馒头，乐乐美美得吃了一顿，
就高兴地玩起球来，有时追着自
己的尾巴，像个顽皮的孩子。

乐乐在我家十多年，它是这
个家庭的一员，我们从不拿它当
小猫，表现好就表扬，调皮捣蛋就
挨批评，简直就像是对自己的孩
子。

【休闲地】

家有“乐”猫
□李大芳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我
上小学时，耿姓同学约我及老
三等同窗去他家。那是在冬季，
从芙蓉街的北段一个古宅大门
里穿过胡同，又经过一个机器
轰鸣的二层大楼，方到了他家。
从敞开的东门看到石条铺成的
平台，再往前望却是一泓泉水
的池子，耿同学自豪地说：“这
池子是当年王府院子里的池
子……”

站在平台俯看泉池，只见
池水碧蓝泛白，云雾润蒸，寒气
逼人，周边的空地不算太大，只
瞅见几棵枯枝的歪脖子柳树，
在此之前，我曾在黑虎泉戏水，
曾观览过咕嘟咕嘟的趵突泉，
然我当时的感受则是，王府池
子的泉水最凉啊！……

夏日里，在耿同学家里换
上三角短裤，跃入清凉水中的
爽意，那是难以用语言所能表
述的。上岸后，腹中空空如也，
耿同学总是很慷慨地从屋梁上
拿下盛着棒子面窝窝头的篮
子，让我们充饥。耿同学的祖上
在解放前乃大户人家，那座楼
曾是他家的刺绣厂，建国后公
私合营了，刺绣厂便纳入了国
家的企业队伍。

在上小学的日子里，每至
夏日的中午，我们这帮同学约
着出来游泳都是有暗号的，先
轻轻敲敲家中的窗户，然后用

右手的中指和食指比划一个V

形，大家便会心领神会，会集在
王府池子的岸畔。学校的规定
很严格，中午不让学生玩耍，必
须保证午休。下午上课前，老师
和班长会在你裸露的胳膊上轻
轻划一下，只要显出白色的痕
迹，那你肯定是下水游泳了，一
场罚站检讨之类肯定是难逃
了……

几十年一晃而过，弹指一
挥间。老同学又相聚了，约我到
王府池子的地摊去吃饭，阔别
了几十年的池子，又映入我的
眼帘。而这次去“池子”的行进
路线却改变了，是从珍珠泉侧

的西更道街向北五六十米，再
向西拐几个弯便来到池畔。

二层的“大楼”今犹在，往
日的刺绣厂和住户已被旅馆取
代，池的周边已用雕刻的石条
做成了栏杆，戏水的人熙熙攘
攘，溅起的水珠落在身上依然
很寒，然而周边住户的那些宅
子，那院内的空间早已被吃饭
的地摊和嘈杂的人声所充斥。
这难道就是那原本朴素自然的
王府池子吗？我茫然了，或许是
我老了，跟不上时代的变迁，然
而，在我心底，仍惦念着那没有
任何商业气息的池畔。

由王府池子饮酒归来，趁

着还清醒，在电脑上查阅了“王
府池子”的有关记载：王府池子
应属珍珠泉泉群，明代年间原
是德王府，其池本在院内，后清
军攻占济南后，废德王府为巡
抚衙门，将王府池子划了出来，
流落到民间。旧时王府院中池，
流落寻常百姓家。

我知道，王府池子的今日
已归属政府所辖，什么德王府，
什么巡抚衙门，什么耿姓同学
的刺绣厂，那已是遥远的昨天，
我多么期待，今朝的王府池子，
应比昨天更隽秀，还原于自然，
给济南府百姓增添些许美的景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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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华不注

王府池子话今昔【泉城记事】

□鲁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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